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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刘俏言 记者 张蓉

从滴滴司机到创业合伙人
他：这辈子这件事，你支持我

于建最让张敏感动的事情，莫过于在她

父亲患癌症的时候，全程贴心地照顾。

5 年前，因为在前一个公司做得不顺，张

敏让于建辞职干起了滴滴司机。但是没干多

久，张敏的父亲就被查出患了肝癌。父亲虽

然有母亲陪护，但她不怎么识字。于建彻底

放弃了工作，来回跑腿、开药和医生沟通方

案，全程照顾张敏的父亲。如此整整一年，张

敏的父亲离世了。

张敏本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淡地过到两

个人退休。但就在前年，45 岁的于建突然决

定和别人一起创业。他拉着张敏的手，对她

说：“我这么大年纪，没做成功过什么事情，就

想闯荡一次，你能不能支持我一下？”

张敏抬头，看到了丈夫眼底的坚定，她有

些惊讶，丈夫这些年对自己的付出在脑海中

一一浮现，很快她决定尽全力支持。

于建这里缺一个管钱的，张敏就从原公

司离职，成为了丈夫新公司的财务。

虽然换了工作，但张敏平时上下班的节

奏还是没有变，但于建却变得忙碌了。他做

的是养猪生意，需要到各地出差，还在农贸市

场有十几家铺子，工作时间不固定。

张敏吐槽于建这是“007”工作制，教育

孩子的重担，也自然更多地落在了张敏肩上。

直到现在，44 岁的她回忆起和于建 20

多年的夫妻相处，觉得他最打动自己的一点

就是包容的性格。张敏知道自己脾气不好，

性格也急，有时说话并不会很注意，好在于建

从不钻牛角尖，什么事情都能顺着张敏，也没

有不良嗜好——在决定创业之前，几乎是烟

酒不沾。现在即便是需要和生意伙伴喝酒，

也就一两杯的量。

去年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于建的生

意也亏损了很多。张敏没怎么抱怨，她觉得

日子始终得有个盼头。熬到了今年，生意果

然开始慢慢好转。

张敏对生活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她觉

得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和和气气的，幸福就好。

“就是平常人，平常心。”

不同于电视剧里赘婿过关斩将翻身上位的情节，赘婿的“隐秘之事”活在萧山本地人的口耳相

传之中。有人说，“这里的赘婿大部分都是退伍的”；有人说，“招赘婿的肯定都是拆迁户”。当地人

对传说见怪不怪，但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

赘婿这一群体，在萧山显得广泛却神秘。

两个娃都随母姓
入赘20多年从容过日子
岳父患病期间，上门女婿放弃工作全程照顾

不再当滴滴司机，他希望妻子辞职，陪他创业

淳安独子入赘萧山
她：不担心他另有所图

张敏的婚姻轨迹，早就有迹可循。“早到从

妹妹出生开始，一个家庭，两个女孩儿，按习俗，

总要有一个留在家里。”张敏把接受上门女婿的

观念称之为潜移默化，所以，她从不排斥在未来

的婚姻选择里，出现赘婿这一选项。

究其根源，大抵是因为她是萧山人，一些网

友，把这里调侃为“中国赘婿之都”。

“我身边的上门女婿家庭，都过得挺幸福

的，极少数不幸福。我觉得也是个人性格的原

因，跟上门女婿没什么关系。”和爱人携手走了

20 余年，张敏回想起相处的岁月，似乎和寻常

婚姻没什么不同。

高中毕业之后，张敏就加入了打工大潮。

她20岁时在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来自淳安的

于建。

传统观念里，大部分选择入赘的男方家庭

一般都是兄弟多，即便有人入赘，留下一个“传

宗接代”即可。但于建却是家中独子，母亲去世

之后，和父亲相依为命。初中没毕业，于建就一

个人跑来杭州打工补贴家用。

张敏看在眼里，觉得这个小伙子“挺上进”，

“只要他愿意来，性格也不错，身体各个方面都

没有什么缺陷，我觉得就可以。”张敏说道。

一年的恋爱时间，不仅是张敏，连同她的家

人都觉得和于建“相处得不错”。张敏并不担心

于建对她“另有所图”。她也同样出身于一个普

通家庭，和网上那些坐拥两位数房产、靠收租过

活的“富婆”完全搭不上边。因此婚礼一切从

简，张敏把家里的房子重新装修一下，于建就这

样搬进来，和张敏的父母住在了一起。

刚结婚的时候，于建对家里的一切有一种

天然的拘谨。

有事情，他宁可憋在心里也不和张敏提，张

敏和父母讨论点儿什么家事，于建也会自动避

开，不参与他们的决策。

张敏猜到，可能是因为“上门女婿”的身份

让他有些敏感，但她也不愿意刻意努力，“我

觉得就是很自然地对待他，

和普通的婚姻没什么两

样。如果因为他赘

婿的身份说什么

话 都 小 心 翼 翼

的，那他反而会

产生一些不好

的想法。”

23年与女方父母同住
娃：为啥我没有外公外婆

于建慢慢融入了这个家庭，和张敏育有一儿

一女，两个孩子都姓张。

他们没有正式讨论过姓氏。大女儿出生时，

给孩子取名上户口都是于建一个人办的。张敏觉

得他要是真的动了什么心思，早在上户口时就会

“先斩后奏”。

小儿子出生前，张敏自然而然地和父母讨论

儿子的名字，要么就叫张超？张敏没细想这些，就

自动带入了自己的姓氏。于建就站在旁边听着，

也不搭话。

现在，大女儿 22 岁，小儿子 14 岁上了初中。

于建偶尔和张敏开玩笑，“早知道这样，我当初上

户口时，把女儿改成自己的姓好了⋯⋯”张敏笑

笑，她明白，按照萧山入赘的规矩，如果有两个孩

子，要一个跟女方姓一个跟男方姓。但是等到她

真的跟于建提改姓，于建又挥挥手，“算了，都是一

样的。”

类似“孩子跟谁姓”的问题如同一股暗流，涌

动在平静如水的日子之下。在某一个普通的日子

里，它们会突然冒出来，提醒这对夫妻：你们和寻

常的婚姻并不相同。

张敏本想着慢慢跟儿子讲这件事，却没想到

孩子的敏锐远超自己的想象。比如，张敏去接幼

儿园放学的儿子时，儿子天真地问她：“为什么别

的孩子都有外公外婆，我就没有？”张敏不得不弯

下腰耐心地跟他解释，“因为爸爸是入赘，算是我

们家的‘儿子’，所以你要两边都叫爷爷奶奶，不用

叫外公外婆。”儿子听得似懂非懂。

又比如，每年过年，几乎都是于建一个人回淳

安老家，陪父亲几天再回来，孩子很少与他同去。

再比如，于建是千岛湖人，吃饭无辣不欢。但

是入赘到张敏家后，张敏父母做的菜大多都是萧

山本地的清淡口味。在张敏口中，于建在萧山几

十年，已经习惯了这种味道。而事实上于建仍旧

会间歇性地掌勺，做一些辣菜给自己吃。

长期和长辈生活在一起，总有生活习惯上的

不同。张敏知道，爸妈爱叨叨，有时候于建听得烦

了，会顶上两句。就像他们会在饭桌上硬要于建

吃他并不爱吃的甲鱼，非说这对身体有好处。于

建拒绝，气氛微妙之时，张敏会出来说两句来缓解

尴尬。张敏自认属于“帮理不帮亲”，左边讲讲道

理，右边哄哄人情，这种矛盾也就过去了。

张敏不认为这是什么大事儿。上门女婿在萧

山已经常态化。她只记得身边有一对赘婚的夫妻

不幸福，那是她之前的邻居，上门女婿用妻子家的

钱去赌博，导致两个人感情破裂离婚。她知道，于

建不是这种人，在张家，他几乎没提过什么要求。

不过，就在去年，于建对张敏提了唯一一

个请求——希望她能从原来的公司辞职，出来

陪他创业。

从拘谨到融入，身边的

上门女婿家庭，大都过得挺

幸福的

萧山赘婿故事：


